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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甫诗歌的艺术赏析

[摘要] 鲁迅评价杜甫：“杜甫似乎不是古人，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。”是指杜诗极具时代性，令生活在不同空间里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其思想的深刻性。亦指杜诗的人民性。忧国忧民和关注时事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恒久的主题。本文的结构首先是杜甫本人的观念以及其人生经历，再者谈及诗歌的意象和艺术风格，最后来探究形成的原因。由于本人对杜甫诗歌感兴趣，同事阅读大量的文献，有着自己一些感悟，故特此来写此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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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.杜甫的生平经历

    1.青春年少的昂扬的少年。

杜甫出生在书香世家，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。天资聪慧的他七岁能作诗，九岁能书大字，十四五岁时在当时的诗坛就有了一定的文学成就和名气。他在《壮游》中回忆道：“往昔十四五，出游翰墨场。斯文崔魏徒，以我似班扬。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。九龄书大字，有作成一囊。”其中少年狂狷之气，可见一斑。受当时社会环境和自身家世的影响，杜甫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经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。他在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也有类似回忆：“甫昔少年日，早充观国宾。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。……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”诗人回忆少年时期的意气风发，对社会和人生充满了信心和期望，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诗人青年时期积极进取和奋发昂扬的时代精神。

    2.奔波只为山河清的中年。
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，安史之乱爆发，唐玄宗避难蜀川，太子李亨即位，是为肃宗。此时的杜甫已搬家到鄜州羌村避难，他听闻肃宗即位的消息，只身北上，打算投奔肃宗，途中遭遇不幸为叛军所俘，押至长安。因为官职较小，杜甫并未被囚禁。他写下《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》和《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》两篇文章，希望为剿灭叛军尽心尽力，也为减轻百姓负担出谋划策。尽管自身遭遇不幸，但杜甫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时局的发展，忧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。在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带领兵马讨伐叛军经过华州时，他写下了《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》，表达自身强烈的爱国热情。

    3.世事艰辛多羁旅的晚年

乾元二年（759年）夏天，关中大旱，杜甫忧时伤乱，写下《夏日叹》和《夏夜叹》诗二首，忧叹国家命运之坎坷，人民生活之艰苦。后因时政的日益污浊，杜甫心灰意冷之下辞去官职，西去秦州。经过几番辗转波折，杜甫来到成都，在友人的帮助下，他建成草堂并在成都短暂定居下来。

    二.杜甫与儒家文化

    1.杜甫儒家的精神品格成就了一代诗圣。

杜甫以儒士自命，他将儒家思想融入自身骨髓，深入到血液之中。在杜诗中，忠爱之心、忧国忧民的精神贯穿始终。从青年时的“志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”
 到老年时的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”
杜甫始终坚持着儒家的精神道德准则，尽管世事多艰，人生际遇坎坷，却难以磨灭其报国之心，直至临终时他仍惦念着“战血流依旧，军声动至今。”
 的国家局势，担忧人民的命运。诗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忠君爱国之心永远执着。在《赴奉先五百咏怀》一诗中，表现出即使诗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却依旧坚定地选择了国家和君王。“当今廊庙在，构厦岂云缺？葵萤向太阳，物性固难夺。”宋人曾噩《九家集注杜诗序》说：“独少陵巨编，至今数百年，乡校家塾，龆总之童，琅琅成诵，殆与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行。况其遭时多难，瘦妻饥子，短褐不全，流离困苦，崎岖堙厄，一饭一啜，犹不忘君，忠肝义胆，发为词章，嫉邪愤世，比兴深远。”
 [2]即使流离困苦，人生道路崎岖坎坷，杜甫仍不忘国家，不忘君王，忠肝义胆。正是这种儒家的精神品格，成就了一代诗圣——杜甫。

    2.汉唐文化对其诗风发展的影响。
汉唐作为漫长历史中的两颗璀璨明星，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高度兴盛发达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。杜甫生于唐代这一鼎盛的封建王朝，对汉代大一统文化的接受自然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。杜甫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，秉承“奉儒守官”的儒家思想道德准则，其以儒术立身治世的信念非常执着和坚定，对汉代大一统文化精神更是充满了强烈的归属感。

    3.“凤凰”意向在杜甫诗中的意义。
“凤凰”这一诗歌意象在杜诗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。根据陈植锷在《诗歌意象论》中的统计，杜诗中的凤凰出现了50次，鸾出现了14次，共计64次。[4]在原始先民的想象中，凤凰是被赋予了神性的吉祥之物。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凤凰这一形象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杜甫就从凤凰的文化内涵中找到与自己政治抱负、精神品格相契合之处，并在其创作中展示出独具个性的凤凰形象。杜甫将凤凰具有的神性、高贵、不俗融入到自己的政治理想、人格精神之中，显示出他对崇高人格的不懈追求。“七龄思即壮，开口咏凤凰。”诗人初始就站立在思想道德的制高点，体察世间，胸怀万民。

    4.杜甫对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。
杜甫继承了儒家的人性思想，他对孟子提出的“恻隐之心”作出了独特个性的阐释，并充分在其诗歌中表现出来。宋人黄彻《砻溪诗话》卷一云：“《孟子》七篇，论君与民者居半，其余欲得君，盖以安民也。观杜陵：‘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’、‘胡为将暮年，忧世心力弱’，《宿花石戍》云：‘谁能扣君门，下令减征赋’，《寄柏学士》云：‘几时高议排金门，各使苍生有环堵’，宁令‘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’，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，其心广大，异夫求穴之蝼蚁辈，真得孟子所存矣。东坡问老杜何如人，或言似司马迁，但能名其诗耳。愚谓老杜似孟子，盖原其心也。”
 [3]

    三. 杜诗“真诗”风格

诗的本质功能在于抒情言志，一首好诗往往饱含了诗人的情感。但在悠久的诗歌发展史上，有些时代，有些诗人却并非如此，他们为文造情，抒发虚假情思，无病呻吟。此类诗尽管能流于一时，但终归是苍白无力，难以延续后世。如唐初诗坛的“靡靡之风”，清初诗坛的“怨而不怒”，这两种诗风多是矫揉造作，以至于诗的抒情主体性被严重削弱，为后人所鄙弃。在此前提下，提倡真诗无疑就突显出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杜甫便提倡真诗，他有着深厚的忧患意识，其诗重在阐释历史现实之感，抒真怀寄真意，因而具有了“诗史”的思想内涵。如杜甫《奉先咏怀》一诗，主要描写的是诗人自京奔赴奉先县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，表达了诗人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。杜甫并不是客观地叙述当时的历史，描述百姓的苦难，而是借此抒发自己强烈的爱憎，从而表现出深厚的情感力度来。

杜甫写国事、家事、山川风物，无不饱含真情，虽然其未有明确诗论提出抒发真情的主张，但其创作实践已充分表明其这一创作倾向。《杜臆》曾评价其千古绝唱《月夜》：“词旨婉切，见此老钟情之至。”[4]他不仅对亲人情深意重，就连仆人、寡妇、独叟等普通人也发自内心地珍视同情。他感激日夜操劳的船工“我行匪利涉，谢尔从者劳”，同情扑枣的老人“不为穷困宁有此，只缘恐惧转须亲”，浓浓真情在诗中表露无遗。

    四. 杜甫一生激愤慷慨与悲怆苍凉

杜甫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。面对安史之乱、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，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不能不考虑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。正如杜甫在《进雕赋表》中所说：“……臣之述作，虽不足以鼓吹六经，先鸣诸子，至于沉郁顿挫，随时敏捷，而杨雄枚皋之流，庶可及也。”[5]在此，杜甫陈述自己的著作之志，虽仍是宣扬六经、儒家先贤的文艺观，但他能够从社会现实出发，有感而发。“愁极本凭诗遣兴，诗成吟咏转凄凉。”诗人的遣怀不仅仅是抒发个人牢骚，更是有着极深的社会意义的。在杜甫看来，诗要起到现实的作用，就要有自己的特点，要使诗文形象、生动、有感情。“赋诗分气象，佳句莫频频”。此处的气象，寓意形象生动。写诗怎样才能达到此番气势，唯有感情刻划了。诗人有感而发，言之有物，感情激烈，充分刻画，这样才能写出鲜活生动的句子。诗的社会作用也正是通过这种手段得意体现出来。“陶冶性灵存底物？新诗改罢自长吟”(《解闷》)。

杜甫之田园诗多从其村居生活的细微处入手。他笔下的田园风光丰富而多变，成都草堂周围的一草一木，一花一鸟均进入杜甫诗中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、流动变化的田园世界。乡村的柴门、村径、田垅、荒村、渔父、野老等一一进入杜诗，或祥和或荒凉，或生动或平淡，演绎出多彩的乡村图景。在风格上，沉郁顿挫被引入诗中，以独特的风格在田园诗中开创了的先河，伤乱思归在这些诗中表现尤为突出。杜甫田园诗总在不自觉间流露出沉重，这种沉重指向了国家的安危和众生的疾苦。杜甫不在其位，未能安邦济民，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心却在他的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。“万事干戈里，空悲清夜徂。”（《倦夜》）杜甫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而忧叹。“数有关中乱，何曾剑外清。”（《春远》）诗人秋夜难眠，忧时伤乱。入世之心贯穿杜甫一生，爱国之心始终萦绕在杜甫心头，这二者使得杜甫的田园诗更加广阔与厚实。

杜甫在长安沦陷后写过几首怀念家人的小诗，其中有一首五言律诗《月夜》是难得的佳作。他开头并不直接写自己思念家人，而是从家中妻子的那面写，从妻子的视角追忆以前一家团聚的生活。全诗每两句写自己，每两句写对方，但中心点却在写妻子，表现了诗人的思家之情，饱含深情，感人肺腑，悲婉微至。阎尔梅漂泊羁旅十数载，奔走四方的作战经历，故国难复的愤懑悲痛，使得其诗自然流露出一种沉郁悲慨。

在田园诗的表现上，鸟语花香、阵阵蛙鸣、香茶佛经、雨过山晴，在这片安静祥和的环境之中，诗人暂且忘却了国仇家恨，忘却了民生疾苦，忘却了人生惨淡，领悟到平和安乐的境界。诗人运用白描的表现手法，将恬静平和的村居风景细致地呈现出来，朴实而自然，平淡却隽永。

他将山河破碎、民生疾苦、民族苦难以及自己的人生遭遇与无奈融入诗中，丰富了传统诗的内涵；从其诗蕴含的情感看，更多表达出了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遗民情怀；从其艺术风格看，大多都表现出了杜诗的激愤慷慨与悲怆苍凉。

参考文献

[1] 刘大杰.鲁迅谈古典文学[J].文艺报，1956，（19）：39.
[2] 陈伯海.历代唐诗论评选[M].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03：333.
[3] 徐渭.徐渭集[M].中华书局，1983：1098.

[4] 王嗣爽.杜臆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：42.
[5] 刘熙载.艺概•诗概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：59.

�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.《杜甫诗歌》.上海辞书出版社.2012年五月版。


� 赵逵夫.《杜诗学与杜诗文献》.巴黎书社.2010年.第一版。


� 李汝伦.《杜诗论稿》.广东人民出版社.1983年版。


� 叶嘉莹.《杜甫秋性八首集说》.上海古籍出版社.1988年版。


� 陈振孙著.徐小蛮，顾美华校点.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九.上海古籍出版社.1987年版。


� 黄彻.《巩溪诗话》.人民文学出版社.1986年9月出版。


� 于至堂.《唐诗鉴赏辞典》.北京出版社.2009.5版。


�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.《杜甫诗歌》.上海辞书出版社.2012年五月版。





本文版权归原作者，内容仅供参考，如需原创论文和发表职称论文请联系QQ17304545 微信：17304545  微信：LUNWEN668

